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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R

世间万物，莫不有源。中华文明何时、何地、如

何起源？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事关文化自

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课题。

自 1921 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寻找中华

文明的起源就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不懈追求。面

对西方的“文明传播说”，中国学者坚信风格独具、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必有其深远独立的根源，而这

个根源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脚下这片土地。100 多

年来，一代代考古学家怀抱信念，踏遍祖国的山川

大地，遍寻历史遗迹，以一个个震惊世人的发现、一

个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百年考古揭示出的是，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已

经诞生了灿烂的文明。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同

区域文化如同满天星斗，绽放光彩；各种文化彼此

交 流 、不 断 融 合 ，最 终 由 涓 涓 细 流 汇 聚 成 浩 瀚 江

河。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奔流不

息 ，成 为 世 界 上 唯 一 没 有 中 断 、一 直 绵 延 流 传 的

文明。

事物只有追根溯源、回到起点，才能更清晰地

看到其本质与特点。中华文明之所以走过了一条

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有其客观原因和

历史基础。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早在文明起源之时

就已萌芽。生产发展、人口增多推动中华先民创礼

制乐、以和为贵；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推动发展以

人为本、讲究仁爱的观念；定居性农业的生产方式

使中华先民在广袤土地上深耕细作，形成勤劳坚

毅、爱好和平的性格特点；不同区域文化彼此竞争

交流，培育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

以古鉴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中国道路深厚

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始终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创造了熠熠生辉

的中华文明，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坚持保

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

起来。相信在广大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一定

能够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涓涓细流
汇聚浩瀚江河

张 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

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

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在 20 多个学科的 400 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等遗址，实施重

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取得显著成绩。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 3 位参加遗址考古的学者，倾听他

们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故事。

——编 者

7 月，江南酷热。站在高处眺望良渚古城遗

址，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古河道逶

迤而过，与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形成

山环水抱的格局。

天气虽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见上图，范畴摄）却没

有停下野外考察。“我们正联合地质学者，对以

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周边 1000 平方公里的平

原区域，进行万年以来古环境的精准复原，对这

个区域开展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王宁远说。

时间回到 2019 年 7 月 6 日，第四十三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现场的王宁远，喜悦中带

着平静。“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是我们在研究良

渚古城遗址道路上遇见的美丽风景。”王宁远说。

1968 年出生的王宁远，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

学系考古专业。2000 年，王宁远来到良渚工作。

“良渚遗址 80 多年的考古史就像一篇文章，4 个

段落起承转合，吸引着一代代考古人。”王宁远

说，“‘起’是上世纪 30 年代发现良渚遗址，并将其

视为山东龙山文化南渐的成果。从 1949 年到

1986 年，可以算作‘承’，1959 年，良渚遗址从龙山

文化区分出来，单独命名。以 1986年反山发掘为

标志，良渚考古进入了第三阶段‘转’，瑶山、莫角

山、汇观山、塘山等重要发现接踵而来。”

“2007 年良渚古城遗址发现以后，这个阶段

可称为‘合’。”王宁远说，“我们发现了古城的三

重结构和外围水利系统，还原了遗址群里两三

百处遗址点的真实功能，良渚考古从遗址群时

代跨入都邑考古时代。”

在王宁远看来，“合”的另一层意义是多学

科形成合力。2011 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的整体揭示，与遥感技术应用有关。

2011 年，良渚考古团队得到了一个几十年

前的卫星影像。王宁远在办公室电脑上找到古

城位置，连续点击放大时，吃了一惊，“呈现出来

的景象，震撼无比。”王宁远说。那天下午，他无

意间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

的一条垄，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王宁远十分

激动：“如果这是人工堆筑的坝，那它们和塘山

就构成了整体！”

王宁远立刻让技工带上洛阳铲去勘探，2 天

时间就证实，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

这条坝的东西两侧，还有两条人工短坝。

王宁远再次打开卫星影像仔细观察，在西

侧又有三四个新的发现。经过近 10 次钻探调

查 ，王 宁 远 和 考 古 队 员 在 梧 桐 弄 发 现 了 草 裹

泥。王宁远介绍，草裹泥是在沼泽地上取土，用

茅荻包裹土块，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堆筑，从而提

高泥土的抗冲刷能力。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认

识到高坝和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利设施，而是 4 条

低坝共同构成的一个水利系统。“这说明良渚古

城除宫殿、内城、外城的三重结构外，还被规模

宏大的水利体系包围着，涉及面积达 100 平方公

里。”王宁远说。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申遗成

功后，工作还在继续。王宁远说，以往人地关系

研究，多把良渚遗址放在现在的地貌中分析，而

长三角平原地貌经过了巨大变化，这会影响分析

结果。为了准确了解古代环境，团队正在对 1 万

年前至 4000年前的历史地貌进行精准复原。

环境复原主要通过钻孔的钻芯判读。南方

地下水位高，洛阳铲的探查深度只有 6 到 7 米，

而一些地区早期的地面可能位于地下深处 10 到

20 多米，因此只能使用机转探查。因为建设高

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工程都涉及勘探，王宁远

便和省地质调查院合作，利用 3 万个钻孔资料进

行精细分析，相当于收集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

貌资料。

良渚考古是一个团队性的工作，持续 80 多

年，是四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结果。“我们无法

真正还原历史，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

无限接近历史。”王宁远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

多学科联合，精准复原古代地貌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见上图，

胡续光摄）读中学时就对考古感兴趣。1980 年，

15 岁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系。田建文非常

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发愤图强，不断汲取着

知识。

40 多年来，田建文练就了一项“绝技”，掂一

片陶器碎片在手，便能准确地说出年代。一张

密密麻麻扫描有 30 多种陶鬲的考古卡片，他瞟

一眼就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颜色的流变，壶

口和提手位置的变化……在接触陶器时，从 7 个

方面观察就能看出区域文化的演变过程。”田建

文解读陶器，脑海里有着充足的知识支撑。

出生于山西襄汾县的田建文，毕业时申请

到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他知道晋南

这片土地，是考古“富矿”。

田建文快速融入工作，但第二年所里决定

培养他去读研。在考古学大家苏秉琦推荐下，

他来到吉林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由

此结下了一辈子的师生情。张忠培“让材料牵

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治学方法，深

刻影响着田建文。研究生毕业后，他再次回归

乡野和故土。他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找到山

西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填补空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田建文和队员们风餐

露宿，全身心投入考古发掘工作。田建文至今

清楚地记得，1991 年 5 月 11 日中午时分，在晋南

翼城县枣园村调查时，他在一个牛蹄刨开的黄

土下面，发现有红光一闪——一片红陶残片映

入眼帘。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田建

文盯着眼前那片残陶，红色在阳光照射下，仿佛

发出了历史的光彩。他想起张忠培先生发表的

一篇文章，判断这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残片，

换句话说，这有可能是山西新石器时期最早的

陶器残片。经过清理挖掘，他们复原出 20 多件

陶器，这些陶器被命名为“枣园 H1 遗存”，枣园

文化由此被发现。

多年来，田建文在陶寺遗址发掘中也投入

了很多的精力。陶寺遗址发掘数量多、类型丰

富，工作量巨大。田建文白天在工地上一片一

片整理归类，晚上写文章到半夜，从不知疲倦。

那段时间，田建文发表了大量论文，将考古成果

与史籍结合论证，提出陶寺遗址可能为尧帝时

期都城。

天有不测风云。1997 年，田建文在从遗址

发掘地骑摩托车回家时，与一辆轿车相撞，头部

受到重创，被诊断为脑出血，必须手术。然而，

开颅手术仅 40 天后，田建文便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随后，伤口因为颠簸再度撕裂，又经过两次

大手术，田建文才脱离危险……

这次受伤，让田建文的语言、行动能力几乎

丧失，大半个身子动弹不得。他从“牙牙学语”

开始，一步一步走得异常艰难。妻子背着他偷

偷抹泪，同事薛新民等人一次次地带他去工地

现场。“在这里他才能恢复得更快！”薛新民说。

在 考 古 现 场 ，田 建 文 找 到 了 重 新 出 发 的 勇 气

……回忆这段经历，田建文微微一笑说：“这给

了我重新生活的机会，我可以静下心来做考古

卡片了。”

田建文用左手熟练地打开电脑，繁复的文件

夹里，是更为精细的分类，点进去是一张张密密

麻麻的卡片，他几乎扫描整理、加工和标注了遗

址里的每个编号文物。瓦、盆、鬲……这些复杂

的文物器型，通过细微的变化拉成一条年代线。

他的大脑就像一个博物馆，里面装着大量的文

物。“几天不做卡片，心里就难受。”田建文说。

现在，虽然语速慢，只有左手能自如转动，

但田建文依然乐观地工作着，“倒是把我的右脑

开发出来了。”靠着左手，他一字一字地敲键盘，

20 多年来写出了 100 余篇学术论文。他和同事

发现了绛县的横水墓地，揭开了古老的“倗国”

面纱；在蒲县，他敏锐地从一个墓碑上发现了西

汉匈奴人遗迹——这是黄河以东、山西最南的

匈奴人活动痕迹。

田 建 文 是 个 朴 实 的 人 。 他 爱 穿 千 层 底 布

鞋，挎一个绿色的军用包；他会在闲暇时写一首

打油诗，当作考古日记，也作为精神消遣；他会

在考古工地捡一片别致的树叶，当作惊喜送给

妻子；他这几年每天坐单程 7 块钱的公交，往返

于闻喜县和侯马市。来找田建文“鉴宝”的人很

多，但他一一回绝；年轻考古工作者向他请教，

他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

考古与史籍结合，严谨考证陶寺遗址

6 月 29 日一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

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见上图，赵向

辉摄）来到办公室，十几块大大小小的陶片摆满

茶几。“这是 4000 多年前的，这几片红陶是 4500
多年前的，这块是尖嘴瓶的一部分，可能有 4800
多年的历史。”邵晶介绍。

5 天 5 夜，奔波 4000 多公里，为的就是这些

陶片。它们的出土地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坐

落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邵晶

弯下腰，仔细端详这些陶片：“我们不仅要发掘

研究石峁遗址，还要扩大对周边同时期文物的

对比研究。”

2012 年，27 岁的邵晶第一次踏入这片断壁

残垣，通过遥感影像、全覆盖式钻探，团队考证

出了一个 400 万平方米的城址，这个距今 4000
多年的史前遗址横空出世，一举刷新了中国史

前城址的纪录。

刚到石峁，邵晶就和考古队员们住进了废

弃多年的旧窑洞。一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

窑里下小雨。没水，队员们就每天从镇上拉水；

没电，就备足粗蜡烛；没信号，队员们就把手机

挂在门口的树枝上。“下雨时，当地老乡急着收

衣服，我们急着收手机。”邵晶说。

2013 年，邵晶的母亲和妻子带着刚刚满月

的女儿也在石峁扎下了根。“拖家带口”为考古，

邵晶不是个例，有的考古队员还把孩子送到了

附近镇上上学。

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依然坚守在考古现

场。考古队员用手铲和毛刷，一寸一寸地揭开

了石峁遗址的神秘面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

成的三重城垣结构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里，

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瓮城防御设施，出土了目前

已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口簧；此外，还发掘出石雕

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

邵晶说：“考古人有时候要有一定的想象

力。”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一只双足站立、展翅欲

飞的陶鹰格外引人注目。

2016 年，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发掘出几块碎

陶片，邵晶仔细端详后认为，这可能是鸟的爪

子。此后，在这些碎陶片附近又出土了大量陶

片。当天中午，大家都在休息，邵晶却开始冲洗

这些陶片，稍微晾晒后便开始拼接，石峁的第一

只陶鹰穿越时空，出现在他面前。邵晶难掩激

动，“那一刻实在太震撼了，这只陶鹰好像要扇

动翅膀，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石峁的秘密。”两

三年间，考古队员从皇城台陆续发掘出 3000 箱

陶片。它们属于 20 多只陶鹰，最高的陶鹰超过

1 米。

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

多达 9 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考古队员推断，这

里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中心区域。

东门外还有一个 2000 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广场。

邵晶介绍：“我国古代都城的正门往往都会有广

场，说明这样的形制早在 4000 多年前就已经出

现了。石峁庞大的城墙和建筑群，单靠城内居

民是无法建造完成的，这也反映出石峁社会的

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组织能力。”

“都邑性城址、社会背景以及礼制传承，都

昭示了石峁或许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石峁的

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北方史前文明发展

的 认 识 ，它 蕴 藏 着 华 夏 文 明 的 源 头 密 码 。”邵

晶说。

在邵晶的办公室，研究资料摆满了桌子，邵

晶每天就在其中伏案工作。这个弯弓搭箭的是

哪位战功赫赫的英雄？这个骑着牛并把住牛角

的又是哪位历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张张石峁出

土的平面石雕拓片，邵晶都会陷入无尽遐想。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深深地为中华文明感到自

豪。考古人要有家国情怀，不断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添砖加瓦。”邵晶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

精细发掘，揭开石峁遗址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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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簋。

何 努摄（影像中国）

图②：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史家民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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